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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钟声敲碎了冰河，那一抔雪

也隐入了内敛的软泥里，不等小草探出

头，报春的鸟儿就已立上了枝头。

春天在哪里呢？看，她从清冷的风

中缓缓走来，她从微雨含烟的轻寒中优

雅走来，她越过浅绿的山岗，蹚过清澈

的溪流，匍匐在嫩绿的草丛中，栖息在

抽芽的枝头上。

立春已过，绵密的雨丝从云端落

入美丽的人间，撑一把伞在清凉的雨

中行走，筋骨也松活了许多，让人不禁

有一种生羽而飞的感觉。在雨中穿行，

犹如用身体拨动这天地间的琴弦，心

也就在这雨里舞蹈，自然而然地生出

无名的浅唱。春风徐徐吹过，带着杏花

的清芬。这风和雨携手为春敲开了一

扇门，它们用温柔的声音，呼唤着大地

上每一个孩子的乳名。于是，鱼儿醒

了，燕子来了，小草探出了头，柳芽睁

开了惺忪的眼，它们欢欢喜喜地来赴

一场春的盛宴。

虽说古人有言“以鸟鸣春”，但我

认为，在另一些方面更能探得春的讯息

——那便是草木的色彩。正所谓“春到

人间草木知”，冬日里萧索的草木在和

风细雨的温柔呼唤中醒来，它们抽芽，

长叶，渐渐嫩绿新翠。

前日，我在城外野游时，便与这种

美丽来了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

趁着假日，我迎着微凉的东风出了

城，穿疏林，过小桥，一路随性而至，来

到了城郊。城郊虽静谧安好，但远远看去

还是略有些灰暗，然而待我俯下身去拨

开枯黄的草丛时，但见一簇一簇的新芽

已破土而出，嫩绿中还含着几分鹅黄，好

嫩，好新鲜。目光所至的瞬间，这一丛丛

新绿似乎便由双眸浸润至周身，我的每

一个细胞仿佛都活跃起来，我知道，此刻

我觅得了春天的芳踪。循着她的足迹，我

搜寻着春的身影，凝眸望去，垂柳的枝头

也泛着一点一点的新绿，这点点春光正

随着柳条婀娜的身段在微风中摇曳。

回城时，我瞧见路边的玉兰树上，

一粒粒芽苞鼓鼓胀胀的，似乎憋不住就

要笑出来了，它们在橙色的阳光下泛着

生命的光，仿佛一张张快乐的脸。

虽说，这春天在微寒的风中走得是

慢了些，然而她的脚步也并不是千篇一

律的，北国的春还在风雪中亦步亦趋，

而江南的春已在和风细雨里拔节生长。

春天，她正姗姗走来，她有些迟

疑，又有些害羞。她冲破了风雪的桎梏，

正燃烧着积淀了一整个冬天的热情，为

一场繁华的盛会准备着。

一切都是刚刚好。

此刻，我的心情欣喜，明媚，从容，

竟生出了万般感动……我在期待，期待

漫山的杜鹃，期待灼灼的桃花，期待那个

如烟如霞的春，期待那个万紫千红的春。

春日正迟迟。

春风
吴晓波（江苏）

谁能经得起

这尘世间最柔软的裁剪

轻轻地一拨

南坡的桃花就红了颜

北窗的柳叶就绿了眉

屋檐下

两只娇俏的紫燕

点弄出春天的朱砂痣

小河流淌出月亮的身段

星星划过的弧线

让人间的情感流淌满地

草地上

多出了几个如我一般的人

他们对着春光的镜子

与我吟诗作对

春水
冯振友（黑龙江）

向东流，随着地势

看见沿途的村庄

脱掉棉衣

浅浅的河水

像沉默寡言的人

不逃避，也不好高骛远

守着自己的岸

守着筋脉的本分

滋润并连接炊烟的叶片

就这样，走过四季

她目睹时光

漫过方言与村庄

说话的声音无比轻柔

我走出家门

和微风并肩而行

就像她手心里的种子

随之行走

不徐不疾

为大地和我的灵魂

敲响明亮的晨钟

田地听到了她的脚步

由远而近

僵硬的心

慢慢变软

春遇
鲁文仨（辽宁）

用一张纸的白

虚构一个春天

虚构一朵花

开出春天的美和奇

虚构一阵风

吹动河水碧波荡漾

虚构一场雨

淋湿思念和花期

虚构一缕炊烟

从鸽子踱步的屋檐升起

对着一张纸的白

我虚构了春天的种种

和你的一次相遇

说起后柳水乡，似乎是从岁月的水

袖中袅娜而来的千年古镇，她从风雨中

走过，却坚韧依旧，那些老屋顶上的汉

瓦，见证了水乡码头的兴盛，清亮的渔

歌回荡在时间裂缝中的汉宫秋。

后柳水乡生于陕南秦巴山间，碧蓝

的一汪汉江水，仪态万方地成东南流

向。我自小就生长在她的怀抱之中，水

乡的故事当然只有我讲得清楚，就连她

的呼吸和气息，都是我的灵感。

每当我翻出记忆，脑海中总会有

一幅幅熟悉的画面闪出，诉说着一个

个断章的童话，它们说：“水乡”是汉江

里欢实的游鱼，是打麦场上那轮不落

的月亮，那些游进江河里的鱼儿，嬉戏

的依然是故乡的月影；它们说：凡有春

风的地方，都映着水乡的风景。水乡的

那盏渔火，种在了童年的月亮上，不管

我怎样努力地去删除，都删除不了乡

音的顽固，游子的依恋如同熬煮在乡

愁中的骨头，一根根都站立成鲜活的

记忆符号。

古镇水乡之上，万里星河之下，承

载了漫长又斑驳的岁月。这里的人们勇

敢勤劳，他们用汗水打造出一个淌金流

银的中坝作坊小镇，一个彰显优秀传统

文化的古老村庄，用智慧撑起了一篇历

史华章。秦砖汉瓦的风格，造就了七十

二家民间作坊，街巷里与世无争的青石

板路上，抹不去的是流传千年的足迹。

暖暖的光从路旁人家的剪纸窗花中投

下，在青石上晕开柔柔的昏黄，这幽幽

的青石板路延伸到某个不知名的地方，

每一个岔路口，都通往一个不一样的绚

丽画廊。每一次回到水乡，漫步在青石

板路上，我都渴切地想要更多地记住她

的每一个细节，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

带有一份淡定的气质，中坝峡谷中的缥

缈云雾，交织在作坊的饮烟里，在岁月

的蹉跎中清冷依旧。

水乡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白墙黑瓦的

简朴木板房，就像一位位未经妆扮的少

女，婷婷地立在河畔之上。河水的上方，淡

墨色的天空与一座座参差的桥梁晕染在

一起，模糊了，就像一滴墨渐渐渗透了宣

纸一样，所有的一切都糅在了一起，只剩

下满目的玄与素——这，便是我对你讲的

后柳古镇，风姿清丽的陕南水乡。

我这一生，是被水乡俘虏了的，用

千言万语都诉不尽她的故事，但她已用

自己的无穷魅力引来了天下游人。只要

你走进水乡，也一定会为她深深地迷

醉，那是一种无可争辩地迷醉，因为她

是那样的令人向往，一旦你遇见了，便

再也无法放手。

有人赞后柳水乡为梦幻水乡，“花

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

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有些感

觉，因为说不清也道不明，便只有去梦

中追寻。在梦里，你才能有最真切地感

受，一如这水乡一般，即便我已有好长

时间没再回到她的怀抱，但她却总会

在我的梦里出现，那么真实，那么富有

质感。

每年春天，我家的院子里总会长出

一棵棵嫩绿的榆树苗。第一次注意到这

些树苗的时候，我很惊讶，大呼小叫地

满院子喊：“我们家长出了好多榆树！”

正在翻菜地的父亲看了看那些只有一

拃来高的绿苗，笑着告诉我这些都还不

能叫做榆树，只能叫做榆树苗。我满脸

的疑惑，一连声地问了父亲好几个“为

什么”。

“因为它们还没有经过酷暑与严寒

的考验，还没有开花结果。”父亲一边说

着一边走向了身旁那棵比我略高一些

的榆树苗。他说这棵榆树苗是在去年春

天长出来的，它虽然熬过了一个夏天的

酷热，经过了一个秋天的寒霜，扛住了

一个冬天的冰雪，而且还长出了新的叶

子，但是还没有开花结果，因此它还是

一棵榆树苗。

“都比我高了还不是树，那它得长

到多高才算是树呢？”我有些发蒙了。

父亲清楚我的心思，他指着篱笆边

两棵比他还高的榆树给我看：“你看，这

棵已经开花结果的榆树，从结了第一粒

果实开始，它就是一棵树了。可你再看

看这棵，虽然已经长得比我高了一截，

但是还没有开花，也就不能叫做榆树，

它还是一棵榆树苗。”很是认真地听完

父亲的讲解，我抬起头对着那棵父亲所

说的榆树好奇地寻找了半天，也没发现

有什么果实挂在上面，“榆钱花”倒是开

得比较好看。

当我再次把问题抛给父亲的时

候，父亲爽朗地大笑起来：“傻孩子，榆

钱不是花，是榆树的果实，那些紫红色

的才是榆树的花呢。”父亲一边说着一

边把我扛到他宽宽的肩膀上，嘱咐我

仔细去观察那些榆树花。在暖暖的阳

光下，我很清楚地看见小榆树稀疏的

枝头挑着一粒粒红豆似的花苞，那些

已经开了的花朵，红艳艳的花瓣间散

碎着紫色的花萼，在阳光下晶莹剔透，

美丽动人。可是，这些花朵太小了，也

没有浓郁的香味，不仔细看根本就注

意不到它们。

蜜蜂不喜欢榆树花，蝴蝶也不喜欢

榆树花，可是我喜欢上榆树花了，因为

父亲告诉我，一朵榆树花凋落了，就会

结出一片榆钱。在我看来，一串串的榆

钱，都是数不清的榆树花换来的。

当我提着一枝榆钱边走边吃的时

候，满嘴里都是黏黏的甜蜜；当母亲蒸

出来一锅热气腾腾的榆钱团子饭的时

候，我满嘴里又都是滑软的糯香了。一

个春天又一个春天，许多个春天过去

了，这些香甜的味道萦绕在我的心头，

一层一层地堆叠起来，那些榆钱越来越

绿，那些榆树花也越来越好看了。

又是春天了，楼下的几棵樱花树已

经满是花苞。我想，故乡的那些榆树也

该裹了满树的花苞了吧，那些高挑在枝

头的、红豆似的花苞里，结出的思念也

该和我的一样多吧！

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时，我常常会

想起自己走过的路，回味风风雨雨中的

那些酸甜苦辣，思索着所谓的人生

精彩。

常言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其实，这话并非都是在阐释人生苦短，

更多的，是在告诫人们要把生活的道理

弄明白，珍惜当下，把握人生，方能活出

精彩。

当野草枯黄、落叶飘零之时，不免

山寒水瘦，云冷风急，确实是一派肃杀

的暮秋之景，但这并不能揭示生命的全

部内涵，最多只能演绎出四季轮回中的

一小段节奏。小草在经过严霜厚雪的摧

折后，虽然枯萎了，却在默默地蓄积着

力量，只待于春寒料峭中萌芽，吐露出

一片清新朴实的绿；花的一生又是何其

短暂，甚至短暂到用昙花一现来形容，

但花开花谢却毫不张扬，以春的期许，

以秋的情怀，绽放美丽，孕育希望，只将

芬芳与收获赠予世界。

在时光的长河中，人的一生也是短

暂的，如同宇宙中一粒细小的微尘，天

地间一只匆匆的沙鸥。然而，每一个人

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美好希

望，筹划着如何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中活

出精彩。

人的一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成功

也有失败，有可能燃烧也有可能腐朽。

因此有人形容说，人的一生中，童年是

梦，少年是歌，青年是诗，之后便是小说

了。细细想来，此言还真有些浪漫主义

色彩。

作家刘墉在其作品《方向》中说：

“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

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

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

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刘墉讲的

是人生要有目标、方向，登高望远，胸怀

大志。一个人的胸怀，和一个人的聪明

才智一样，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

要经过无数风吹雨打的历练才能获得

的。倘若一个人的一生无波无澜，无惊

无险，那么他的人生必然苍白平庸，毫

无精彩可言。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如果你能

改变一只苍蝇的命运，就没有什么东西

能阻挡你创造所有其它苍蝇、所有其它

动物、所有人和所有自然的命运。”伏尔

泰所强调的，便是自信心的重要性。

自信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培

养才能造就。唯有以自信心作前提，一

个人才有可能让自己向着目标坚定地

迈进。因为心中理想的太阳不会坠落，

力量的火炬不会熄灭，因为相信自己确

立的目标是正确的，便会不畏跋山涉

水，哪怕历尽艰辛，也终能到达成功的

彼岸。

回望历史上那些活出精彩者，在他

们的事迹中都能找到怀揣梦想、砥砺前

行的故事。孔子周游列国，奔走呼号，为

的是人们能过上“浴乎沂，风乎舞雩，咏

而归”的和谐生活；屈原忧心于楚国苍

生的安危，为此他“虽九死其犹未悔”；

杜甫辗转于江湖，直至两鬓染霜，期盼

的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正是由于他们不断超越自我，锲而不舍

地向着心中的目标勇往直前，才能使梦

想的光芒照亮历史长空而久久不灭。

由此想开去，人的一生，精彩的不

是自己站的位置有多尊贵，获得的财富

有多巨大，而是懂得如何取舍。生命本

身就是一场旅行，一路走来，山一程水

一程，要舍弃一些虚而不实的，珍惜那

些值得收藏的。当你充满信心地笃定前

行，始终秉持矢志不渝的做事态度，即

使发出的光与热不能照亮四周，也至少

能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一抹耀眼的光彩。

春日正迟迟
饶尧（湖北）

相思如豆榆树花
崔向珍（山东）

陕南的小家碧玉
——后柳水乡

周传利（陕西）

“精彩”断想
钱声广（四川）

故园花开 李陶（安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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